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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丹吉林沙漠湖泊水分补给机制的模拟———以苏木吉林湖区为例∗

张　 竞１，２，王旭升２，胡晓农２，卢会婷２，马　 震１

（１：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天津 ３００１７０）
（２：河北省地质调查院，石家庄 ０５００８１）

摘　 要： 巴丹吉林沙漠气候干旱，蒸发强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沙漠腹地湖泊群的长久不衰，目前对于湖泊水分的补

给来源仍存在争议． 本文以水量均衡为基础，在苏木吉林湖区开展了降水、蒸发及湖水位和地下水位的动态监测，结合已

有的水文地质资料建立地下水流动三维模型，重现湖区地下水位的季节动态变化，并基于模型进行水均衡分析． 结果表

明：苏木吉林湖区降水入渗补给量不足以平衡湖泊蒸发量，湖泊需要深层承压水的越流补给；湖水位和地下水位均呈现

正弦曲线形态，１１ 月最低，４ 月达到峰值，水位变幅分别为 ２２ 和 １８ ｃｍ；湖区地下水多年平均总补给量为 １１６２０ ｍ３ ／ ｄ，其
中降水和承压水越流分别约占 １３％和 ８７％ ，降水补给量夏季高、冬季低，承压水越流补给量季节变化不明显；承压水越流

补给量可能主要来源于沙漠周边山区降水，未发现明显的水量亏空需要断裂导水来弥补． 研究结果为巴丹吉林沙漠地下

水资源分析及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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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丹吉林沙漠位于我国西北部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在沙漠东南部腹地星罗棋布地点缀着 １００ 多个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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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其中常年有水的湖泊 ７０ 多个［１］ ，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沙山—湖泊景观． 沙漠与外部并无地表水量

交换，多年平均降水量不足 １００ ｍｍ，水面蒸发量却高达 ３０００～４０００ ｍｍ［２⁃４］ ，水分收支悬殊，湖泊长久不衰的

原因给学术界带来了疑惑． 长期以来，研究人员在巴丹吉林沙漠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并获得了许多关于湖泊

水分补给的认知，但到目前为止仍存在争议［５］ ．
湖区当地的降水是否足以平衡湖泊蒸发量？ 这是第一个分歧点． 王涛粗略地估算了单个湖泊可以接收

的降水量和湖面蒸发量，认为当地降水量足够抵消掉蒸发量而维持湖泊水位稳定［６］ ． Ｄｏｎｇ 等发现湖泊多呈

东西向的条带状分布，推测这种条带状可能是向斜发育的位置，降雨从南北两侧流到向斜核部以向斜泉的

形式补给湖泊，估算湖泊群接受了向斜南北两侧大约 ６５００ ｋｍ２面积上的降水，认为这些降水足够抵消掉沙

漠中所有湖泊的蒸发［７］ ． 这些估算较粗糙，且忽略了降水入渗系数，会造成估算的降水补给量偏大． Ｍａ 和

Ｇａｔｅｓ 等学者虽然也认为湖泊水源来自降水，但他们基于氯离子平衡法估算的现代降水入渗补给量仅为

１．３～１．４ ｍｍ ／ ａ，降水入渗系数仅为 １．５％ ～１．７％ ［８⁃１３］ ，并认为巴丹吉林沙漠的地下水和湖水是远古湿润历史

时期遗留下来的降水．
相比之下，更多的学者认为湖区的降水量不足以支撑湖泊，湖水存在其它的补给源，关于该补给源的位

置则存在激烈的争论． 丁宏伟等［１４］研究发现了黑河下游的盈余地下水量与巴丹吉林沙漠的亏空地下水量

呈现惊人的相似，结合水化学证据提出黑河水沿阿尔金断裂地表破碎带自西向东补给至巴丹吉林沙漠湖泊

群的观点． 仵彦卿等［１５⁃１６］通过浅层物探发现，在沙漠西北部的哨马营地区发育一些断裂，埋深在 １００ ｍ 以

上，推测这些断裂可能将鼎新盆地的黑河水引入古日乃湖并继续向沙漠东南部腹地的湖泊群补给． １９６０ｓ
１９８０ｓ，通过一些基本的水文地质调查，地质研究者一般认为沙漠周边的砂岩和花岗岩出露区对巴丹吉林沙

漠地下水具有侧向补给作用，但他们没有论证这种侧向来水是否能够与沙漠湖泊的耗水量平衡［１７］ ． 同位素

研究对湖泊水源的定位更加遥远，陈建生等用氘氧同位素理论阐述了巴丹吉林沙漠地下水与祁连山和青藏

高原水体的关系［４，１８⁃１９］ ，提出沙漠地下水和湖水由祁连山乃至青藏高原的降水所补给的观点［１８⁃２２］ ，为了解决

水分输运问题，认为雪水融化后会渗入到祁连山深部的大断裂系统以及阿尔金断裂系统中，这些断裂疏导

地下水补给了沙漠地下水． 许多学者对该观点提出了强烈的质疑［１０，１３，２３⁃２７］ ． 刘建刚［２８］ 认为巴丹吉林沙漠湖

泊水由于蒸发作用强烈，δＤ 和 δ１８Ｏ 值均偏离了大气降水线，不能直接利用它们与降水线和蒸发线的关系确

定补给水源． 张虎才等基于对祁连山地形和阿尔金断裂高程的分析质疑了阿尔金断裂作为断裂导水通道的

可能性，并认为陈建生对 Ｓｒ 同位素比值的解释是错误的［２５］ ． Ｚｈａｏ 等［２３］ 认为陈建生等的理论中同位素取样

的数量还远远不够，他们同样分析了巴丹吉林沙漠和附近祁连山以及黑河上中下游 ３００ 多个地下水、河水

和降水样品，结果并不支持陈建生等的理论．
前人学者从不同角度提供了沙漠湖泊水分补给的证据，笔者认为，应当从空间和时间两方面对已有的

研究进行准确定位． 首先，根据水文地质以及地下水循环的基本原理，对于水源的位置没有必要做出非此即

彼的排他性判断，巴丹吉林沙漠位于构造活动强烈的地带［２９］ ，水文地质条件比较复杂，其地下水的补给方式

可以具有多样性，仅凭借某一方面的证据断定湖泊水分来源于某处是片面的． 其次，对于降水补给发生在古

代还是现代，应该认为地下水循环是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在地质历史上补给量的变化只有强弱之分而非有

或无的差别，补给强的时期地下水位抬升，补给弱的时期地下水位下降，并在气候较为稳定的情况下最终达

到某种平衡状态，因此，我们需要回答的是现今的状态是否已经达到补给与排泄的平衡态，而不是判断地下

水有多古老．
湖泊的水源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水均衡问题，即哪些补给源具有主要作用、哪些补给源的贡献几乎可

以忽略不计，不论用任何研究方法提出的水分补给学说，都必须经得起水均衡的验证． 但是，受限于艰苦的

自然条件，沙漠腹地一直未能开展水均衡要素的系统监测，目前尚无湖泊水均衡方面的专题研究，仅有少数

学者进行了粗糙的估算［４，６⁃７，１４］ ，湖泊水分补给和排泄的均衡仍然不清楚．
本研究以水量均衡为基础，选取巴丹吉林沙漠东南部湖泊群中的苏木巴润吉林湖（下文简称南湖）和苏

木吉林湖（下文简称北湖）为研究对象，开展了小流域尺度的气象和水位监测，获取了盐湖的真实蒸发量及

湖泊水位的季节动态变化，在收集已有水文地质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地下水建模重现湖区地下水流场的季

节动态变化，借助该模型进行水均衡分析，定量揭示湖泊水分的补给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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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概况

巴丹吉林沙漠（３９°３０′～４２°０′Ｎ，９８°３０′～１０４°０′Ｅ）位于中国内蒙古阿拉善高原西部，大地构造上属于阿

拉善地块，地质历史时期存在强烈的岩浆活动，古生代及元古代地层受到花岗岩侵入的影响而支离破碎，与
花岗岩一起形成山体隆起，而二叠系石炭系形成盆地，发育巨厚的浅海陆棚相和碳酸盐台地相沉积，中生代

表现为一系列的断陷活动，形成了较大范围的陆相沉积，伴随少量火山活动，巨厚的白垩系砂岩分布在断陷

盆地中． 新生代以来研究区基本没有岩浆活动． 阿拉善地块内部的新构造运动并不显著，但也可能发育了一

些伸展和走滑构造［２９］ ． 沙漠面积 ４．９×１０４ ｋｍ２，是我国第二大沙漠［６］ ，地势上总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特

点． 沙漠东南部有高大的复合型沙山，相对高度一般为 ２００～３００ ｍ，最高超过 ４００ ｍ． 沙山之间的洼地分布大

量的常年积水湖泊，湖泊周边多有下降泉分布，湖底部有上升泉出露［３０］ ，这些湖泊中面积大于 １ ｋｍ２的屈指

可数，以诺尔图、苏木巴润吉林、音德尔图、呼和吉林、车日格勒等湖为代表，其中诺尔图面积最大，可达 １．５
ｋｍ２，最大水深 １６ ｍ［３１］ ，其余大部分湖泊面积都不到 ０．２ ｋｍ２，水深不及 ２ ｍ［３２］ ． 本次研究选取的苏木吉林湖

区（３９°４６′４″～３９°５０′０″Ｎ，１０２°２４′１５″～１０２°２７′１７″Ｅ）湖泊位于低洼地带，周围被明显的沙山分水岭圈闭形成

局部流域（图 １）． 根据 ３０ ｍ 分辨率的 ＡＳＴＥＲ Ｇ⁃ＤＥＭ 数据生成的地形等高线确定的流域面积为 ２１．９８ ｋｍ２，
海拔 １１７９～１５６７ ｍ，南北长约 ７３００ ｍ，东西长约 ５６００ ｍ． 南湖面积 １．２２ ｋｍ２，最大深度超过 １０ ｍ；北湖面积

０．６１ ｋｍ２，平均深度小于 １０ ｍ，最大深度不详［３３］ ． 根据沙漠周边的气象站，降水量分布存在空间差异，东南部

可达 ９０～１１５ ｍｍ，西北部则不足 ５０ ｍｍ［３３］ ．

图 １ 巴丹吉林沙漠及苏木吉林湖区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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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数据

水位的动态变化是水均衡状态的重要指标，也是模拟研究的验证依据． 在本次研究之前，巴丹吉林沙漠

内部尚没有地下水位的长期监测数据，为此，本课题组分别在南湖和南湖北岸安装了 ２ 个 ＭｉｎｉＤｉｖｅｒ（水压水

温传感器），其中监测南湖水位的 ＭｉｎｉＤｉｖｅｒ 固定在桥腿上，编号 Ｌ１；监测地下水位的 ＭｉｎｉＤｉｖｅｒ 安装在湖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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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监测孔内，编号 Ｌ２，孔深 １６ ｍ，监测频率为 １ ｈ（图 １）．
降水、蒸发及湖水位和地下水位的监测周期均为一年，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１ 湖区降水和蒸发

降水和蒸发作为已知的地下水补给和排泄途径，其量的确定是判断湖泊水源的重要依据． 距离苏木吉

林湖区最近的气象站位于阿拉善右旗（距离约 ８０ ｋｍ，图 １），该站积累了 １９７８ ２０００ 年以来的气象数据，对
本次研究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 阿拉善右旗多年平均降水量 １１５．８ ｍｍ，多年平均蒸发量 ３４５２ ｍｍ［３４］ ，两者均

呈现季节性动态变化且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二者最低值均出现在 １ 月，降水最高值出现在 ８ 月，蒸发略早，出
现在 ７ 月（为方便与本次监测数据作对比，时间轴设为 ９ 月至次年 ８ 月，图 ２）． 沙漠内部的气象监测开展较

晚，距今仅 ４～５ 年的历史． 王乃昂等［３５］在苏木吉林湖区的监测表明沙漠腹地与阿拉善右旗的降水在季节分

布上有较好的一致性，但年降水量少于阿拉善右旗且年际变化明显，如 ２０１０ 年降水量约 １０４．８ ｍｍ，２０１１ 年

则为 ７５．３ ｍｍ． 蒸发方面，马宁［３６］利用涡度相关系统观测数据推测的音德尔图湖（位于苏木吉林湖区以北约

５ ｋｍ）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９ 月 １０ 日的湖面平均日蒸发量为 ５．３ ｍｍ，全年蒸发量小于 １９３９．８ ｍｍ；杨小平用

改进的适合沙漠地区的彭曼公式计算的湖面蒸发量为 １０４０ ｍｍ［３７］ ，这两组蒸发结果远小于阿拉善右旗气象

站给出的多年平均蒸发量（３４５２ ｍｍ）． 综上所述，苏木吉林湖区近几年的降水和蒸发规律与阿拉善右旗存

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需要补充监测． 鉴于此，课题组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在南湖建立了自动气象站，监测气

温、降水量和风速等气候要素，气象站旁装置了 Ｅ⁃６０１ 型蒸发皿，并安装 ＭｉｎｉＤｉｖｅｒ 用以监测湖泊水面蒸发

量，同时在附近安装了 ＢａｒｏＤｉｖｅｒ（气压气温传感器），用于监测大气压动态，以便对 ＭｉｎｉＤｉｖｅｒ 进行校正． 气象

站和蒸发皿均安装于苏木吉林南湖湖心位置，蒸发皿内的水取自湖水，每月向蒸发皿中加入淡水以维持盐

度的稳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湖区全年降水量为 １６３．６ ｍｍ，与阿拉善右旗多年平均值相比高出 ４１％ ，在

季节分配上呈夏季高、冬季低，但变化并不均匀，表现出一定的随机性，如 １１ 月和 ６ 月分别发生了强降水事

件，降水量均接近 ５０ ｍｍ（图 ３）． 从以上对比来看，监测年内湖区降水特征与阿拉善右旗多年平均降水特征

差异明显． 但是，如果以本次监测时段近似代表 ２０１２ 年，并结合王乃昂等在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１ 年的监测结果［３５］ ，
则湖区近 ３ 年的平均降水量约为 １１４．６ ｍｍ，十分接近阿拉善右旗多年平均值，这说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为相对

贫水年，２０１２ 年为相对丰水年． 总体上看，苏木吉林湖区降水量年际变化大，季节变化不均匀，多年平均降水

量与阿拉善右旗具有一致性．

图 ２ 阿拉善右旗多年平均降水量和蒸发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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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苏木吉林湖区降水量和蒸发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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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区蒸发量在季节分配上同样呈夏季高、冬季低，强降水事件对蒸发曲线造成扰动，但扰动程度有限，
如 ６ 月连续的阴雨天气使该月蒸发量比相邻月份均偏低，１１ 月虽然也发生了强降水事件，但由于该月气温

低、日照时间短，本身蒸发量仅有 ７０～８０ ｍｍ，阴雨天气造成的蒸发量降低现象并不明显（图 ３）． 总体上，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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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蒸发量的季节变化与阿拉善右旗规律基本一致， 但全年蒸发量仅 １２６１ ｍｍ，远小于阿拉善右旗气象站多

年平均值（３４５２ ｍｍ）． 因此推测造成年蒸发量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有 ２ 个：首先，蒸发表面空气流动速

度是影响蒸发的重要因素，巴丹吉林沙漠的湖泊基本都处于高大沙山的包围之中，仿佛位于一个巨大的避

风坑的底部，湖面风速远小于沙山顶部的风速；其次，众多学者研究发现，水体盐度与蒸发量呈负相关关系，
并有学者指出可能是负指数关系［３８］ ，在巴丹吉林沙漠水化学性质已知的湖泊中，超过一半的湖泊矿化度大

于 ３５ ｇ ／ Ｌ，最高可达 ４００ ｇ ／ Ｌ，因此这些咸水湖的蒸发具有明显的盐度效应［３９⁃４０］ ． 本研究监测蒸发量时，蒸发

皿安装于湖心位置，蒸发皿内的水取自湖水且定期加入淡水以维持盐度与湖水一致，较好地排除了由于忽

略这 ２ 个因素而造成的误差，因而获得的蒸发量更加真实．
２．２ 水位

利用 ＢａｒｏＤｉｖｅｒ 进行气压校正后得到的水位动态数据如图 ４，湖水和地下水位均呈现出正弦曲线形态，
水位变化趋势一致，在 ４ 月达到峰值，１１ 月降到波谷，湖水位变幅 ２２ ｃｍ，地下水位变幅 １８ ｃｍ，两者水位差约

１．８ ｍ． 湖水位曲线在 ２ 月 １０ 日前后出现陡然降低的异常情况，这是当时气温达到最低点，湖水发生冻结造

成的．

图 ４ 苏木吉林湖区湖水与地下水水位动态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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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数据分析

２．３．１ 降水与蒸发的均衡　 巴丹吉林沙漠湖泊群地区沙山林立，高大沙山往往成为地表分水岭，这样每 １ 个

（或 ２ 个）湖泊与将其围绕的数个沙山就会构成相对独立的水文地质单元． 苏木吉林湖区由两个湖泊及周围

的沙山组成（图 １），多年水位比较稳定，假设湖泊与深层地下水没有水量交换，则降水入渗是湖区唯一的地

下水来源，这样湖区的水均衡表示为：
Ｐａ·Ａ湖 ＋ α·Ｐａ·Ａ沙 ＝ Ｅａ·Ａ湖 （１）

式中，Ｐａ为湖区的实测年降水量（ｍｍ ／ ａ），Ｅａ为实测湖区的年蒸发量（ｍｍ ／ ａ），α 为降水入渗系数，Ａ湖为分水

岭内湖泊总面积（ｋｍ２），Ａ沙为分水岭内沙地总面积（ｋｍ２）．
在这些均衡要素中，Ａ湖与 Ａ沙分别为 １．８３ 和 ２１．９８ ｋｍ２，降水入渗系数 α 是未知数，可以根据气象数据反

算出来． 根据上文对气象数据的分析，湖区多年平均降水规律与阿拉善右旗一致，因此 Ｐａ取 １１５．８ ｍｍ． 湖区

年蒸发量仅有 １ 年的监测数据，由该数据可求出湖区蒸发量相对于阿拉善右旗的折算系数约为 ０．３６５（由
１２６１ ｍｍ ／ ３４５２ ｍｍ 得到），另据阿拉善右旗气象站数据，１９７８ ２０００ 年期间年蒸发量变化区间为 ３１６２～３８０３
ｍｍ，乘以折算系数可推算出苏木吉林湖区年蒸发量的变化区间，即 Ｅａ在 １１５５～１３８９ ｍｍ 之间．



４７２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７，２９（２）

根据《水文地质手册》，砂性土的入渗系数一般在 ０．０５～ ０．３０ 之间［４１］ ，本文计算出的降水入渗系数 α 为

０．７５～０．９２，明显大于这个区间，考虑到蒸发量的计算中还忽略了地下水浅埋区的贡献，则 α 实际值比公式

（１）的计算值还要大，这与水文地质经验并不相符． 因此，从降水与蒸发的均衡关系看，单依靠湖区的降水入

渗，难以维持湖泊的蒸发消耗，有可能存在深层地下水的补给．
２．３．２ 降水与水位的关系　 地下水的补给和排泄共同作用，控制着地下水储存量的变化，表现为湖水位和地

下水位的波动．湖水位和地下水位在宏观上呈现正弦形态，即 ４ １１ 月逐渐降低，１１ ４ 月逐渐升高，这种较

稳定的形态与降水事件的随机性形成鲜明的反差：超过 ６０％的降水量发生在 ６ 和 １１ 月，但水位既没有在这

２ 个月份出现波峰，也没有在降水量最小的 １ 月份降到波谷，而且强降水事件对水位曲线造成的扰动十分有

限，如 ６ 月的强降水仅表现为水位下降的暂缓或轻微上升，１１ 月的强降水虽然伴随着水位的上升，但却无法

解释之后几乎没有降水的 １２ ４ 月之间的水位上升现象，也就是说，１１ 月的强降水并不是之后地下水位持

续上涨的根本原因，除了这 ２ 个月份的强降水，水位曲线对其它月份的降水事件几乎没有反应（图 ４）． 这些

现象指示，降水不仅不是唯一补给源，而且不是主要补给源，可能存在一个更加充足和稳定的补给源维持着

水位的正弦形态． 因此，有理由推测湖泊接受了深层地下水的补给．

３ 模拟结果与分析

上文基于对气象和水位监测数据的分析，提出了湖泊水分补给的一种可能机制，即接受降水和深层地

下水补给，以蒸发的形式排泄． 为了验证这个推测是否合理并进行定量分析，作者收集了研究区水文地质资

料，在此基础上建立苏木吉林湖区地下水流动模型．
３．１ 水文地质概念模型

３．１．１ 含水层结构　 １９８０ｓ 原地质矿产部曾在研究区进行过 １ ∶２５００００ 水文地质普查，根据区域水文地质普查

报告———雅布赖盐场幅［４２］的资料和当地民井提供的信息，苏木吉林湖区的地下水主要赋存在以粉细砂和中

粗砂为主的更新统湖积砂层中，含水层中发育多个由湖积亚砂土、亚黏土组成的弱透水夹层，多呈水平发

育，其中最浅的位于湖底，厚度一般不超过 １０ ｍ，构成承压含水层顶板，湖底可见一些泉眼（雅布赖盐场幅报

告中称为“天窗”），深层承压水以泉水和越流的方式向上补给，承压含水层厚度至少 ３０ ｍ 以上，该层中的黏

性土夹层并不连续，多呈透镜体状，隔水底板由第三系泥质碎屑岩构成．
根据以上特征，将含水层在垂向上划分为 ３ 层：第一层为第四系风积砂、晚更新世湖积粉细砂、中粗砂

构成的潜水含水层；第二层为晚更新世湖积亚砂土、亚黏土构成的弱透水层，作为承压含水层顶板；第三层

为早中更新世湖积砂层与黏土透镜体构成的承压含水层（图 ５）．

图 ５ 苏木吉林湖区水文地质概念模型剖面

Ｆｉｇ．５ 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Ｓｕｍｕ Ｊａｒａｎ ｌａｋｅｓ ａｒｅａ

３．１．２ 边界条件　 湖区周围由沙山构成的天然分水岭可以作为潜水含水层的侧向隔水边界（图 １），顶部接受

大气降水入渗，湖面和地下水浅埋区存在湖水和地下水蒸发，底部为第三系基岩基底构成的隔水边界，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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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层接受侧向径流补给和排泄，并向上补给潜水含水层．
３．１．３ 地下水的补给排泄　 大气降水一部分直接补给湖泊，另一部分通过沙层入渗后补给湖泊，湖区多年平

均降水量约为 １１５．８ ｍｍ． 湖面和地下水浅埋区发生地下水蒸发，湖面年蒸发量取本次监测值 １２６１ ｍｍ． 对于

深层承压水，经同一时间内的高精度 ＧＰＳ 测量知，南湖湖面高程为 １１７９．０５ ｍ，北湖湖面高程为 １１８０．２４ ｍ，
推测深层承压水有由北向南流动的趋势，但侧向流入流出量不易确定． 根据雅布赖盐场幅报告中描述的补

给特征，可将承压含水层近似处理为定水头边界，承压水头高出湖面约 ３～ ５ ｍ，这样可以由模型自行运算出

侧向流入流出量． 需要注意的是，湖底地下水垂向运动强烈，弱透水层在承压水头的压力下出现破裂，形成

上文提到的“天窗”泉，经实地调查，“天窗”泉在湖底和地下水埋深较浅的洼地发育十分普遍，本次研究在

监测水位时，设计 Ｌ２ 孔的目标是监测深层地下水的水头，从监测结果来看，其与湖水具有几乎一致的变化

规律，说明这些地区的承压水头并非定值． 因此，在将第三层设为定水头时，需将湖泊和两湖之间洼地以下

的第三层部分处理为自由水头．
３．２ 地下水流动三维数值模型

３．２．１ 模型剖分与初始流场　 本次建模采用 ＧＭＳ（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软件，地下水模型采用嵌入

到 ＧＭＳ 中的 Ｍｏｄｆｌｏｗ 程序包，该程序包是目前国际上最为广泛采用的地下水有限差分模拟程序． 模型在水

平方向上剖分为 ７０ ｍ×８０ ｍ 的矩形单元，湖泊周边水力梯度较大，加密为 ３５ ｍ×４０ ｍ 的单元格． 模型的模拟

目标是重现湖区地下水流场的季节动态变化，需要建立非稳定流模型，其初始流场需要通过建立稳定流模

型来计算得到． 输入湖区多年平均降水和蒸发数据，以湖区 ４ 口民井、２ 个监测孔、１ 个有水洼地（位置见图

７）的水位作为稳定流模拟的验证依据，计算出的流场作为非稳定流模型的初始流场．

表 ２ 模型参数初始取值范围及校正结果

Ｔａｂ．２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ｒ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参数 初始取值范围 校正结果

潜水含水层渗透系数 Ｋ１ ／ （ｍ ／ ｄ） １．５～１０．０ ５
弱透水层渗透系数 Ｋ２ ／ （ｍ ／ ｄ） ０．０５～０．２５ １
承压含水层渗透系数 Ｋ３ ／ （ｍ ／ ｄ） ０．５～５．０ ３
降水入渗系数 ０．１～０．３ ０．１５
给水度 ０．２～０．３ ０．３
水平与垂向渗透系数比值 Ｋｈ ／ Ｋｖ １０～１００ １００
承压含水层定水头 ／ ｍ １１８３～１１８５ １１８４．８

３．２．２ 水文地质参数　 水文地质参数分区在模

型层划分的基础上进行，主要参数包括渗透系

数、给水度、降水入渗系数和地下水蒸发极限

埋深． 第一层为渗透性较强的第四系砂层，第
二层为渗透性较差的黏性土弱透水层，第三层

承压含水层为砂层夹黏土透镜体，渗透性能介

于前两者之间，分区及初始取值范围符合水文

地质规律（表 ２） ［４１⁃４２］ ． 根据前人对沙性土垂向

渗透性的研究，初始垂向渗透系数设为水平渗

透系数的 １ ／ １００ ～ １ ／ １０［４３］ ． 本研究区尚无地下

水蒸发极限埋深的实验数据，胡顺军等［３９］ 在塔

克拉玛干沙漠的实验测得当地地下水蒸发极

限埋深为 ３．８９ ｍ，本研究区水文地质条件与之相似，因此采用该经验参数．
３．２．３ 湖泊的处理　 地下水数值模拟中处理湖泊的方法很多，主要有定水头法（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ｅａｄ ｎｏｄｅｓ）、ｄｒａｉｎ
模块、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模块、强渗漏单元法（ｈｉｇｈ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ｎｏｔｅｓ）等． 本次研究中需要知道湖水位的变化

和湖水与地下水的交换量，只有强渗漏单元法满足要求． 该方法是把湖泊作为含水层的一部分，将湖泊所在

区域设置为具有高渗透率的单元格（大致为周围岩土体渗透系数的 １０００ 倍），给水度设为 １［４４］ ．
３．２．４ 模型识别与验证　 稳定流模型的校正采用“试错法”，主要调整了渗透系数和给水度，校正后的水文地

质参数取值见表 ２． Ｎａｓｈ⁃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 效率系数（ＮＳＥ）常被用来评价水文模型的模拟优度，其计算公式为：

ＮＳＥ ＝ １ － ∑
Ｎ

ｉ ＝ １
（Ｓｉ － Ｏｉ） ２ ∑

Ｎ

ｉ ＝ １
（Ｏｉ － 􀭺Ｏ） ２ （２）

式中，Ｓｉ为模拟值，Ｏｉ为实测值， 􀭺Ｏ 为所有实测值的平均值． ＮＳＥ 的取值范围为－∞到 １，越接近 １ 说明模拟结

果越可信，本次稳定流模拟的 ＮＳＥ 为 ０．９４，模拟结果良好（图 ６）．
湖区的水位呈漏斗状分布，从分水岭到湖泊，水位从接近 １１８５ ｍ 逐渐降低至 １１７９ ｍ，水力梯度也呈现

渐变的规律，越靠近湖泊的地区水力梯度越大，湖边的水力梯度大约 １ ／ １００，而分水岭处则不足 １ ／ １０００，湖泊

由于蒸发成为漏斗最低处的汇水区． 在北部的洼地位置存在水位为 １１８４ ｍ 的封闭等水头线，在东部的低洼



４７４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７，２９（２）

图 ６ 稳定流模拟水位与实测水位对比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ｅａｄｙ ｍｏｄｅｌ

地带，１１８４．６ ～ １１８４．７ ｍ 之间也存在一个圈闭的等水头线，
经实地考察这 ２ 个地方都是小型有水洼地． ２ 个湖泊之间

的地带存在一个潜水面的分水岭，最高水位约 １１８１．６ ｍ，这
说明 ２ 个湖泊之间不存在侧向水量交换． 承压含水层的水

头为 １１８４．８ ｍ，说明湖区内约 ２ ／ ３ 的面积接受深层地下水

向上的越流补给（图 ７）．
非稳定流模型的模拟期为 ９ 月 １ 日至次年 ８ 月 ３１ 日，

时间步长为 １ 个月，模型需要经历多个模拟期方能达到稳

定，即将每个模拟期的期末流场作为下一个模拟期的初始

流场反复模拟，直至一个模拟期的始末水位相差不超过

０．０１ ｍ 时，可认为该模拟期内的地下水动态流场可代表湖

区多年平均动态流场．
非稳定流模型计算出的 Ｌ１ 孔和 Ｌ２ 孔季节动态水位见

图 ８． 由于缺乏地下水位的多年平均实测数据，以实测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两孔水位数据与模拟水

位作对比． Ｌ１ 孔与 Ｌ２ 孔的模拟水位均呈正弦曲线形态，与实测水位变化趋势吻合，波峰出现的时间和高度

基本一致；波谷处存在一定的差距，实测水位偏低且波谷出现时间偏晚，推测是由于前一年降水偏少（２０１１
年为贫水年，年降水量仅 ７５ ｍｍ［３５］ ）及 ２０１２ 年雨季偏晚（最大降水量出现在 １１ 月，多年平均最大降水量出

现在 ８ 月，见图 ２ 和图 ３）造成的． 总体上，模型较好地模拟了湖区水位的空间分布和季节动态变化，能够合

理地解释在观测年气象条件下波谷水位偏低及滞后的现象，因此以该模型进行水均衡分析具有合理性．

图 ７ 苏木吉林湖区等水位线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ｍａｐ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Ｓｕｍｕ Ｊａｒａｎ ｌａｋｅｓ 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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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非稳定流模拟水位与实测水位曲线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４ 讨论

４．１ 湖泊水分补给机制

湖泊多年平均降水补给量为 １７２１ ｍ３ ／ ｄ，多年平

均越流补给量为 ９８９９ ｍ３ ／ ｄ，分别占 １３％ 和 ８７％ ，总
补给量 １１６２０ ｍ３ ／ ｄ． 承压水越流补给量年内动态稳

定，月补给量在其平均值上下 １．５％内浮动，降水入渗

补给量则呈现出明显的季节动态变化，８ 月份最高

（５２０８ ｍ３ ／ ｄ），占当月总补给量的 ３４％ ，１ 月份降到最

低（１１６ ｍ３ ／ ｄ），此时越流补给量为 ９７９１ ｍ３ ／ ｄ，几乎

所有的湖水补给量都来自深层承压水（表 ３）．
湖泊的 ２ 种补给方式中，降水补给量与越流补给

量相比基数较小，因此总补给量在后者的控制下年内

变幅相对较小，约 ５０００ ｍ３ ／ ｄ；蒸发是湖泊唯一的排

泄方式，受其控制，总排泄量的年内变幅较大，高达约

２００００ ｍ３ ／ ｄ． 补给和排泄的共同作用下，湖泊净补给

量呈现正弦曲线形态，１１ ４ 月为正值，４ １１ 月为负

表 ３ 苏木吉林湖区湖泊水分补给方式及补给量

Ｔａｂ．３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Ｓｕｍｕ Ｊａｒａｎ ｌａｋｅｓ

时间

降水补给 承压水越流补给

补给量 ／
（ｍ３ ／ ｄ）

占比
补给量 ／
（ｍ３ ／ ｄ）

占比

９ 月 ２４７４ ２０％ ９９４２ ８０％
１０ 月 １０８５ １０％ ９９３９ ９０％
１１ 月 １７４ ２％ ９９０７ ９８％
１２ 月 １５１ ２％ ９８４４ ９８％
１ 月 １１６ １％ ９７９１ ９９％
２ 月 １７９ ２％ ９７６３ ９８％
３ 月 ５８１ ６％ ９７７０ ９４％
４ 月 ５７４ ５％ ９８６９ ９５％
５ 月 １９２６ １６％ ９９８３ ８４％
６ 月 ３７７７ ２７％ １００１６ ７１％
７ 月 ４４１１ ３１％ １００２２ ６９％
８ 月 ５２０８ ３４％ ９９３９ ６６％

值，这个规律解释了湖水位和地下水位峰谷值出现的

时间（图 ９）．
４．２ 沙漠是否需要外部水源

除降水外，湖泊需要来自承压水越流的额外补

给． 从目前研究来看，其来源有两种可能：首先，沙漠

边缘山区降水下渗后向地势更低的沙漠腹地流动形

成具有承压性的地下径流［１７，３３，４２，４５⁃４６］ ；其次，可能存在

深部断裂将外部水源导入沙漠腹地［４，１４，１８⁃１９，２１⁃２２，４７⁃４８］ ．
如果我们知道这两种补给方式的规模，就可以对承压

水越流补给的水源进行初步判断．
沙漠内湖泊总面积大约为 １７～ １９ ｋｍ２［３３］ ，约为苏

木吉林两湖面积（约 １．８３ ｋｍ２）的 ９．７ 倍，如果近似认

为沙漠总湖域面积（即沙山－湖泊水文地质单元的面

积）也为苏木吉林湖域面积（图 １ 中小图黑线圈闭的

面积）的 ９．７ 倍，则整个沙漠维持湖泊群需要的承压

水越流量大约为 ９．６×１０４ｍ３ ／ ｄ． 王旭升等［３３］ 估算的沙

漠东南部雅布赖山地区降水入渗形成的区域地下水

侧向径流向沙漠腹地的补给量约为（５．５ ～ １９．２） ×１０４

ｍ３ ／ ｄ，张竞等［４５］对沙漠宏观流场的研究发现除了雅布赖山，沙漠南侧北大山及东侧宗乃山的地下水也有向

沙漠腹地湖泊群补给的趋势，总侧向补给量可达（１６．７ ～ ５３．９） ×１０４ｍ３ ／ ｄ，如果这些数据可靠，那么深层承压

水侧向径流不仅能够抵消湖泊群的蒸发，还将有盈余量继续向地势更低的古日乃湖、拐子湖和额济纳旗等

地区排泄，这符合目前对巴丹吉林沙漠地下水流向的认识［４６］ ． 也就是说，湖区接受的承压水越流补给可能

主要来自沙漠周边山区降水下渗形成的侧向径流，未见明显的水量亏空需要断裂导水来弥补．

５ 结论与建议

本次监测和模拟研究补充了沙漠腹地的气象和水位资料，通过建立地下水流动模型较好地重现了湖区

地下水位的季节动态变化，并基于模型进行了水均衡分析，定量揭示了沙漠腹地典型沙山—湖泊水文地质



４７６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７，２９（２）

图 ９ 苏木吉林湖区湖泊补给量和排泄量动态曲线

Ｆｉｇ．９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ｈ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ｍｕ Ｊａｒａｎ ｌａｋｅｓ ａｒｅａ

单元地下水补给和排泄的动态特征，研究结果对巴丹吉林沙漠区域地下水资源的分析和合理利用有重要意

义． 主要结论如下：
１）苏木吉林湖区降水量年际变化大，季节变化不均匀，但多年平均降雨量与沙漠南部阿拉善右旗一致．

年蒸发量为 １２６１ ｍｍ，远小于阿拉善右旗多年平均值，推测湖面所处的低洼地形和湖水高矿化度带来的盐度

效应是蒸发量偏小的原因． 湖区降水入渗补给量难以平衡湖泊蒸发量．
２）湖水位和地下水位均呈正弦曲线形态，水位的波峰和波谷分别出现在 ４ 月和 １１ 月，湖水位变幅 ２２

ｃｍ，地下水位变幅 １８ ｃｍ． 水位曲线与降水的关系显示降水不是湖泊的主要补给源．
３）基于模型的水均衡计算显示，苏木吉林湖区湖泊主要接受当地降水和深层承压水越流补给，多年平

均总补给量为 １１６２０ ｍ３ ／ ｄ，其中当地降水和越流补给分别约占 １３％ 和 ８７％ ，降水补给量夏季高、冬季低，承
压水越流补给量季节变化不明显．

４）承压水越流补给量可能主要来源于沙漠东南边缘山区降水，未见明显的水量亏空需要断裂导水来

弥补．
建议：本文在完成监测和模拟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比湖泊蒸发所需的承压水越流补给量和沙漠周边

山区降水入渗可提供的承压水侧向径流量，判断了沙漠是否需要断裂导水补给，这是一种间接的判断方法．
目前受限于对研究区水文地质条件的认识，还难以找到是否存在断裂导水的直接证据． 应当继续开展钻探、
物探等工作，加强对深部水文地质条件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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